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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第一次流着泪骗老乡”

自称已离开“背包党”的男子约见本报记者，讲述六年行骗生涯

广州背包党调查

26岁的文阿春(化名)，四川人，12岁半来到广东打工，1998年，19岁的阿春来到广州火车站，成为“背包党”一员，靠伪装成乘客，将刚从外地来到广州的人骗上野鸡车，捞取回扣为生。从此他陆续做“背包党”一行长达6年之久。

本报近日关于《广州背包党调查》的连续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已经离开“背包党”生活、目前在东莞做水果生意的阿春，致电本报记者，与本报记者对话，讲述他的6年“背包党”生活。

旁白：26岁的阿春，现在东莞一家农贸市场外面摆摊卖水果，因为证件不齐全，本来固定的摊位也不得不关门，他只能骑着三轮车在夜晚卖香蕉。用他自嘲的话来说，就是做“走鬼”。阿春给人的印象还算朴实，可是他的左臂上却有一道新鲜的刀痕，结着长长的、很丑的疤。他害羞地掩起胳膊，说，这是一个月前在东莞街头遭抢劫被歹徒砍而留下的。我们的对话，也是从他这个刀疤开始。

难忘的场景

阿春多次在火车站天桥看到，有人被“杀猪的”骗得身无分文，要跳下去自杀

记者(以下简称记)：阿春，碰到歹徒这样抢劫、砍人，你的感受是什么？

文阿春(以下简称文)：愤怒。我骑着三轮车，手机被抢走了，这四五年我的运气总是不好。

记：你曾经也是害人、骗人者的一员，你现在可以感受到被骗被抢的滋味了么？

文：这些我早就有感受。骗人的人当中，有些人是真的很坏，可是有些人，还是会有一点善根。

记：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呢？

文：我觉得我肯定不能说是好人，但是我应该还是有善良的一面，比如碰到那种背着小孩的妇女或者老人，我想我不会去骗她。

记：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内疚吗？

文：你有钱，我就骗你，你要是实在连坐车的钱都没有，我也就不骗你了。

记：你觉得你骗的都是有钱的么？但事实证明，上当被骗的，绝大多数都是刚刚到广东，想要找工作的打工仔、打工妹，他们哪里有什么钱呢？

文：我的意思是，他买票的钱还是有余的。不是说他本身是不是有钱人。被骗的95%都是打工的。

记：他们都是像你当初一样，怀着梦想到广东来的，可是仅有的一点路费和生活费都要被你们骗走。你看到过他们被骗之后的惨状么？

文：火车站每一行每一业我都了解。做了那么多年，(被骗的事情)每天都会看到。每个角落里都会发生：抢劫的、“杀猪的”(用迷药迷倒人抢劫)、吃白粉的、骗钱的，什么都有。

记：你看到过的最难忘的情景是什么？

文：我亲眼看到，在火车站天桥上被“杀猪的”骗得身无分文，要跳下去自杀的。好多次。

记：你想过自己也是骗人者中的一员么？

文：有时候会想，想过很多次。最后只能不去想，不好意思想，用力不去想。

记：“背包党”生涯在你这26年人生里占据着一段很长、很重要的位置。你怎么形容自己这几年的生活？

文：肮脏，黑暗。

记：你还会觉得内疚，其余的“背包党”呢？

文：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记：你呢，你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么？

文：说老实话，我不愿意做。如果我愿意做，我就不会跟你坐在这里，谈我这些年的经历。

记：你想用这种方式来给过去作一个告别？

文：想弥补一下自己这些年所做的错事。

第一份工作

阿春12岁半来到阳江闸坡织带厂编手袋，干了十多天，领到第一笔工资：5元钱

记：以前你打过很多工？

文：我做过很多很多。织带不说，还在酒店做过，当过海鲜主管，在厨房里面做过厨师，卖过水果。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阳江闸坡织带厂，编那个手袋。

记：当时你多大？

文：12岁半，小学还没有毕业。

记：当时你多高，多重？

文：1.5米高，80多斤。

记：你周围很多人都这样？

文：我们那里很多人都是。我记得很清楚，我领到了我的第一笔工资，是5块钱，我把这5块钱放在一个信封里，邮寄回家去，给我家里用。

记：这5块钱是多久的工资？

文：十多天。刚刚开始不会做，做得很慢。

记：你后来选择了做“背包党”，是因为你觉得打工太辛苦？

文：我不怕辛苦，我是过着苦日子长大的。小学读书的时候，冬天没有鞋子穿，打着赤脚去上学，我从来没穿过父母织的毛衣，穿的都是姐姐的衣服，我从来没有自己的新衣服。(他的眼睛忽然红了)后来打工什么活都干过，在佛山一个大排档找到份洗碗的工作，那时候是冬天，我还记得用漂白水洗碗，洗的手全部都烂了，我哭着借了厨房大佬的单车去找我堂叔替我洗碗，后来还是一个人回来一边流泪一边洗，就为了一个月赚250元，赚到钱全部寄回去给家里；后来卖水果，再大的雨我也不怕，我照样骑着车送货，只要找得到钱，给我父母医病，我父亲有肺气肿，一直身体不好。但是依我的能力，我的文化程度，我找不到钱。我很聪明，我对电脑什么都懂一点，来到广东半年我就会说白话了，现在还会说湖南话、河南话。

唯一的梦想

小时候没有能力去有梦想，后来看到工友弟弟在练举重，阿春忽然很想和他一样

记：你告诉我，你在很小的时候，你有过梦想么？

文：小的时候没有。我没有能力去有梦想。到广东打工的时候，我就是想多赚一些钱，过上好日子，把我父亲的身体治好。他从我10岁开始就生病，现在，他还是跟十几年前一样，还是生病，还是躺在床上。

记：从12岁到26岁，这十几年在广东飘泊的生活，你曾经有过梦想吗？

文：我有过。我在佛山打工的时候，十三四岁，有一个配菜的叫阿文，他有个亲弟弟在二沙头(练)举重，我们骑单车从佛山一直骑到二沙头去看他训练，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体育人士，我忽然也很想跟他一样。

记：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文：(模仿举重运动员撑着胳膊摇摆着走路的样子)他当时走路的样子，我非常喜欢，我觉得好像是非常幸福的那种。那是国家的栋梁的感觉嘛。我知道，我没有那个文化素质，没有技术，也没有那个能力，我也不会有那样的机会，可是我就是很羡慕他(他忍住了马上流出眼眶的热泪)。

记：这是你人生的第一个梦。

文：是的。也是唯一一个。

第一次骗人

阿春第一次拉到两个客人时流泪了，他流着泪骗到两个原是可怜他的老乡

记：你最初进入这一行是因为什么？

文：我在广州一间制衣厂工作，后来厂里不景气，我失业了，住在一个亲戚家里，一个朋友说到火车站附近去劝那些回老家的人坐长途车比较容易找钱，我就慢慢加入了，起初是做长途，后来就是短途，到东莞的，深圳的比较多。

记：你还记得你骗到第一个人的感觉么？

文：记得。第一次我拉到两个客人的时候，我流泪了。我是流着泪骗人的。

记：这个泪是为什么而流？为赚到钱高兴？还是为骗了人难过？

文：心里难受。那时候就是骗了两个要回四川买不到火车票的人去坐长途车。当时我看起来还像个小孩，我就走上前说，叔叔，我也要回家，可是我找不到路，别人告诉我要去坐汽车，问他们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可以路上照顾我，他们是可怜我，就跟我一起去了，实际上我并没有上车。车子开走了，我哭了。

记：你第一次骗的人是你的老乡？

文：是我老乡。我们做这一行不存在什么老乡不老乡。你要心软，要讲究这些，你就骗不到人。

记：那是你第一次骗人。

文：对。这么多年，我已经记不清我拉过多少客人了，可是第一次我还清楚地记得。就好像每个人的初恋，总是有很多难受的滋味。

偶尔的乐趣

阿春行骗期间曾帮助过几个没钱买票的姑娘，接到感谢电话时他倍感幸福

记：你拉到一个人，可以赚多少钱？

文：以前是20或25元，现在是卖90元，返还你40元。

记：你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文：差别很大。有时候两三千元，有时候很少。好的时候一年两三万元是有的，但连续几天都骗不到一个人的时候也是有的。

记：你做“背包党”，算是其中赚钱赚得多的么？

文：最初几年比较好。我应该算是比较聪明的。骗人并不难。好的时候可以拉到十几个人。后来这几年运气不是很好，有时候走好几天，也拉不到一个人。你到处问人家，人家不睬你。

记：大部分的人对你的反应是什么？

文：用那种眼神看着你：哼，又来骗人了。都是这些眼神，这些语言。

记：你心里会不舒服么？

文：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我。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的。我们就是这样想，你做一天的坏人，也是坏人，做两天的坏人，也是坏人。

记：你还是觉得自己是坏人？

文：所以我老婆从来不介入我的行当，她知道我家里穷，能够理解我的做法，可是她不会去做，也不问。

记：做这一行，有没有偶然的乐趣？

文：有。我也有了一些朋友，有时候碰到特别惨的，我也会顺手帮一下，或者少收一些钱。我记得前年的时候，一次看到火车上下来十个小女孩，都是穿得破破烂烂到番禺找老乡来打工的，其中有个小姑娘，我觉得长得特别像我的妹妹，她们没有钱买票去番禺，当时是我把她们带到汽车站，联系了她们老乡来接她们的。我当时留了个电话给她们，没想到前一阵子，居然有其中一个小姑娘打电话给我，说谢谢我救了她们的命。我觉得非常幸福。

记：阿春，我想问你，你也骗过很多人，你也帮助过人，你觉得这两种感觉有什么不同呢？

文：肯定是有很大差别的。帮助了别人的感觉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行骗的理由

干这行的太多，你放过一个人，还是有人去骗他，钱被别人赚走，你却没饭吃

记：你告诉我，当你不忍心向一个人下手的时候，你用什么战胜自己的良心呢？

文：我姐姐也做过这一行。有一次，她本来要骗一个老太太拉着两个小孩去坐车，当那个老太太和小孩上(野鸡)车了，我姐姐又觉得不忍心了，就叫她们下来去省汽车站坐车，然后自己去拉别人了。可是她转了一圈回来，发现那个老太太和两个孩子又被其他“背包党”给骗来了。在火车站，做这一行的太多了。如果你想放过一个人，如果我不干，我不骗，还是有人去骗他。而钱就被别人赚走，我却没有饭吃。

记：你靠这种理由来说服自己。

文：经常是。不过我还是给自己一点原则，就是看到老弱病残的，我还是不会去骗他们。我少找这一点钱，应该也不会饿死。

记：这是你安慰自己的一种方式？

文：对，我会觉得，我自己比人家还要好一点。我心里还会舒服一点。有时候，看到有人骗了个一只手的人过来，我也会去骂他：人家都那样可怜了，你还会去骗他！可是有时候我又想到，其实自己就是做这一行的，也同样是在骗人，又有什么资格来骂别人呢？

记：你会看不起那些形形色色丧失良知的骗子？

文：我不敢看不起他们。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没有资格去看不起他们。

记：你很多次会有试图离开火车站的想法？

文：很多次。我也离开过，在前两年，我也好几次离开过，做过别的事情，可是都失败了。

记：你反反复复离开，又反反复复回去？

文：都是没有办法又回去了。我已经厌恶了那个地方，人也不是那么好骗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有的人(“背包党”)赚得比我多，他们还是不离开，我就骂他们：你们找了这么多钱干什么，拿去烧么？有的人存了十万八万元，他们还是不走，我没有赚到那么多。

记：在火车站拉客，你们也会受到其他人欺负么？

文：不公平的事情很多，有时候不小心惹了别人，也要被人打，碰到熟悉的便衣来查，你还要给他们钱，我每个月要交1000多元，如果这次不给，下次抓到就有你的难看了。我也被收容过，一收容就要你坐飞机(他揪着自己的耳朵转圈)，几下子你就晕掉了。

记：你告诉我这些的时候，你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平淡？

文：你总是要问我的感觉。我已经没有感觉了！经历的太多了，已经麻木了。

彻底地离开？

阿春目前生意并不顺，攒的钱又赔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在不停地找钱

记：你告诉我，你这次真的不会回去了么？

文：应该不会了。

记：我感觉，你似乎觉得自己心里很不平衡？

文：我会有。我是觉得这个社会很不公平，有钱的人越有钱，没钱的人越没钱。

记：你觉得这是出身决定的？

文：应该是(出身)农村，你没得选择。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没法工作，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要养7个人，当时我已经离开了火车站，可是我没有办法，又回去了。但是我现在，应该是彻底离开了，虽然我现在做生意也很不顺，攒起来的一点钱也赔进去了，可是我觉得我应该过几年会成功的。我的人生就是在找钱，不停地找钱。

记：你很看重钱。

文：钱是第一位的。假如我还是找不到钱，我老婆离开我也有可能。我老婆算是一个白领，在两个工厂做会计，可以有3000块钱一个月。她的好多朋友都很有素质，我不会让她的朋友知道我在做这个。

记：为什么？

文：如果他们知道，他们会看不起我。

记：你要相信自己，一切会好的。

文：我觉得现在的路特别难走。我有妻子、孩子、父母，我想他们会让我理智的，如果没有他们，我不敢想我怎么样。坚持不住的时候，也有可能会走上不好的路。

记：为了他们，也为了你自己，坚持住，好么？

文：我想我会的。

记者手记

阿春用所有积蓄做起来的水果生意又赔钱了。他在发泄着自己对这个社会的不满。我不知道他明天还会不会回去做“背包党”，我无法给予自己答案。我只能用苍白的语言去祝福和安慰他。

从曾经努力不做砍手党却还是杀了人的阿星，到在广州火车站做了六年“背包党”屡次试图离开却又回去继续做“背包党”的阿春，我看到了这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群内心的挣扎。他们是伤害了别人的人，他们是危险的，贫困不是犯罪的理由，也不应该以此为犯下的错误开脱，毫无疑问，他们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可是我跟他们接触下来，却百感交集。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是那么渴望跟正常人交流，你的一个平等的、关怀的眼神，都会让他们深深感动甚至手足无措。我给阿春的孩子们送去一盒月饼，让阿春临别前在汽车站静默半晌。

我的脑海里，犹记得我的老同事在目睹阿星堕落成杀人犯之后痛心的呐喊：“如果我们不去关怀他们，总有一天，他们的痛苦，会延伸到我们身上。”也许，我们这个社会，的确真的该为他们做些什么。

黑账估算

“背包党”一年骗多少

记者根据三种说法估算

“背包党”在火车站广场坑蒙拐骗，究竟有多少乘客被骗，被骗总金额达到多少？记者试着通过不同渠道得来的数据进行估算。

“背包党”成员称，一般情况下，他们一天骗三四个人，春运等高峰时期达数十人，偶尔风声紧时也要停工。日均所骗人数，受访成员叙述不一，记者本着保守和取平均数的原则，以平均每天骗2人为基数进行计算。

据本报记者调查，受骗乘客经过多个环节以后，财物几尽被刮光，少则两三百元，多则上万元。被骗乘客平均每次被榨走多少钱，很难获得准确数据。记者本着保守的原则，分别以每人被骗200元、400元为基数进行计算。以下以每月30天、每年360天来计算。

1　以警方估计的人数800人计算

据南方日报报道，广州铁路警方和越秀区公安分局估计，靠在广州火车站周边坑蒙拐骗“吃饭”的不法分子大约有3000多人，其中大概800人是“背包党”。

按照这个数据，若这800名“背包党”成员每人骗2人，日受骗乘客则为1600人，月受骗乘客为4.8万人，年受骗乘客为57.6万人。

以一名乘客被骗200元为基数估算，800名“背包党”每人一天骗2人，日骗总金额达32万元，月骗总金额达960万元，年骗总金额达1.152亿元。

若以一名乘客被骗400元为基数估算，日骗总金额达64万元，月骗总金额达1920万元，年骗总金额达2.304亿元。

(表格如下)

计算基数日骗总数　月骗总数　年骗总数

每名“背包党”骗2人／天　1600人4.8万人　57.6万人

每名乘客被骗200元／次32万元960万元　1.152亿元

每名乘客被骗400元／次64万元1920万元　2.304亿元

2　以“背包党”成员揭露的人数2000人计算

“背包党”内部成员向本报反映，一线拉客“背包党”成员有2000人，整个团伙不法分子在3000人以上。

按照这个数据，大概2000人是“背包党”成员，若每名“背包党”一天骗2人，日受骗乘客为4000人，月受骗乘客为12万人，年受骗乘客为144万人。

以一名乘客被骗200元为基数估算，若每名“背包党”一天骗2人，日骗总金额达80万元，月骗总金额达2400万元，年骗总金额达2.88亿元。

若以一名乘客被骗400元为基数，若每名“背包党”一天骗2人，日骗总金额达160万元，月骗总金额达4800万元，年骗总金额达5.76亿元。

(表格如下)

计算基数　日骗总数月骗总数　年骗总数

每名“背包党”骗2人／天4000人　12万人144万人

每名乘客被骗200元／次　80万元　2400万元　2.88亿元

每名乘客被骗400元／次　160万元 4800万元　5.76亿元

3　以原陈涛同伙介绍的人数计算

数十名原陈涛同伙估计，火车站平时活跃拉客的基层“背包党”400名左右，每人每天工作时间从凌晨3点到7点，拉客1-5名，春运时，“背包党”人数可达千人，拉客数量大增，每人可至少拉客20人，“运气好的，每天可以赚2000元”，按其介绍每拉一个客人按长短途一般获取20-50元手续费，挣2000元至少需要骗40名乘客。而根据记者采访统计，每个旅客除遭抢劫诈骗勒索外，每人平均每次被野鸡站点骗取200元-300元左右(以下均按200元计)。

按所有数据取平均值计算：非春运期间(320天左右)，400名“背包党”成员按每人每天拉客2.5人，每天每人获取好处费25元计：

每日受骗旅客1000人，每天可获利2.5万元，320天400人共获利：320×2.5万＝800万元。“背包党”成员每人获利：2万元。

(表格如下)

非春运期间

计算基数　日骗总数　320天行骗总数　人均

每名“背包党”骗2.5人／天　1000人32万人800人

每骗一乘客获好处费25元　2.5万元　800万元2万元

春运期间40天，1000背包党每人每天拉客20人，从每人获取25元手续费计：

每天受骗旅客1000×20＝2万人，每天获利2万×25＝50万元。40天1000人获利：50万×40＝2000万元。“背包党”成员每人获利：2万元。

(表格如下)

春运期间

计算基数　日骗总数　40天行骗总数　人均

每名“背包党”骗20人／天2万人80万人800人

每骗一乘客获好处费25元　50万元　2000万元　2万元

全年“背包党”获利800万＋2000万＝2800万元

全年被骗旅客：320×1000＋40×2万人＝112万人，损失至少为：112万人×200元／人＝2.24亿元。

(表格如下)

全年

好处费总额　受骗总人数   旅客损失总额

2800万元    112万人       2.24亿元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相关专题：广州背包党黑幕大起底 

相关专题：广州火车站黑恶势力严重 